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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与 中 央 党我 与 中 央 党 校校

我在中央党校工作了 16 年，现在

是一名党校退休人员。我的母亲彭儒

在中央苏区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都到

过党校学习，是中央党校创建时期的

首届学员。我们母子与中央党校结下

了深厚的情缘。

1933 年 3 月 13 日，马克思共产主

义学校 （中央党校的前身） 在瑞金叶

坪洋溪村举办了开学典礼。这一天被

作为中央党校的诞生日记载在党校历

史上。刚开始办学的中央党校设有初

级、中级和高级训练班 3 个班。我母亲

编在高级训练班的妇女小组，学员主

要是苏区各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工会

选送的干部，和她同一个组的还有李

贞、邱会玉、贺怡等人。学制 6个月。

我母亲生于 1913 年 3 月 6 日。她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那一年正

好 20 岁。母亲是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

迎春镇碕石村人，1926 年上衡阳女三

师，和进步的同学一起闹革命。1927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 年 1

月，参加湘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

红军，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

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是中国工农红

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也是坚守井冈

山斗争最后一个撤离的女红军。她在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那一年担任

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长胜县委宣传

部部长。虽然当时母亲很年轻，但她

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经受过战场上枪林弹雨的考验。

母亲加入革命队伍最初的几年，

总是处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中，一直

没有机会学习。这次组织上安排她到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她非常高

兴，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对

党校的课程记忆深刻，曾对我讲，马

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固定教员很少，

大部分课都是中央领导和各部门领导

讲的。他们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任

弼时、邓颖超、刘少奇、董必武等都

在党校讲过课。

母亲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

的时候，肚子里正怀着我。毕业不

久，母亲就在那一年 （1933 年） 的 10

月 1 日生下了我，因为出生在红都瑞

金，所以取名瑞生。

1934年 4月底，国民党多次空袭叶

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

一起迁往沙洲坝，新校址在黄竹堪下

新斤村，后又迁至云石山田心村。10

月，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

移，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

争。10 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

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

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瑞金，开始长

征。10 月 15 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的部分干部和 100 余名学员，到沙洲坝

集合，于黄昏时踏上了长征路。

我父亲陈正人时任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父母亲都各自

肩负着党安排的革命任务，他们只好

把我寄养在奶娘家里。从此我变成了

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直到 15 年

后，当年的红军终于又回到了江西的

这块红土地，江西全境解放，我才回

到亲生父母身边。

母 亲 同 邓 六 金 、 钟 月 华 、 李 伯

钊、吴仲廉等妇女队的骨干一起行

动，在董必武带领的行军队伍里转

移。她在涉水过于都河时感冒发高

烧，组织上劝她返回瑞金。本来苏区

中央局要我父亲留下在南方打游击，

但当时他患肺病非常严重，已经无法

行走，于是组织上要我父亲到上海潜

伏下来治病，由我母亲陪护他。到上

海后，由于形势严峻，他们一度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回我

母亲的老家，在偏僻的小山村 （碕石

村） 隐蔽下来。一年多后，父亲的病

情有所好转。他们急切地探听红军队

伍的消息，想尽早回到党中央和毛主

席的身边。

1936 年 12 月，父亲在报纸上看到

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只身前往西

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年

初，父母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

延安。

1937 年至 1945 年，母亲在担任陕

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期间，组织

上安排她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到了

党校后，她看到许多从前在中央苏区

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老战友、老

同学，高兴得欢呼雀跃。中央党校的学

习气氛非常浓厚，校长毛泽东为党校题

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教她们学习

的教员，还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

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其芳等。

母亲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确实收获

很大。教员讲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听得懂、用得上，使我受用一生。

在学习过程中，党校还设有体育课，开

展打篮球、拔河等活动，学习生活搞得

丰富多彩。

1949 年 9 月，我回到父母亲身边

时已经 16 岁了。由于收养我的第二家

的养母自己生了男孩子，于是我只上

两年小学就辍学了，开始上山砍柴、

下地干活。

1950 年春，父亲送我到汉口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

校学习。为了加紧补习文化知识，我

刻苦学习，并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先锋

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 年

底，父母亲从江西调到北京工作，我

们在北京安了家。1953 年夏，我从子

弟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附设工

农速成中学。在中学期间，我继续努

力学习，同时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

下、在父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积极要

求进步，于 1955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57 年夏，中学毕业后，我又以

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

学习，成为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毕

业生中最早的大学生。1962 年夏，我

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哲

学教研室任教。1969 年底，我同妻子

所在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合肥。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总希望

我回到北京工作。1977年 3月，中央党

校要复办了，复校期间，党校请党中

央以中组部的名义向全国高等院校和

宣传部选调业务尖子到中央党校充实

教师队伍。母亲把我的简历投给了党

校。在我的心中，早就对这所党的最

高学府充满了向往。

那是 1977 年 6 月的一天，正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我突然接到中

组部的调令“通知陈瑞生同志迅速到

中央党校报到”，一时间激动万分，难

以相信这是真的。

7 月 7 日，我到中央党校报到后，

被安排到哲学教研室工作。从此，我

在哲学教研室执教 11 年，担任认识论

组副组长、哲学教研一室副主任、历

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省部级干

部进修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能到中

央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的

理想。这里有许多专家学者，可谓高

手如林，特别是许多中央及部委的领

导常到中央党校来作报告，使人开阔

视野、增长知识，对于提高教学和科

研水平大有裨益。教学对象绝大部分

都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这对于教学相

长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因此，我的

业务水平很快得到提升。在中央党校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先后在 《红旗》

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

明日报》 以及各省市的机关报刊都发

表了文章。在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其

他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专著。除了在教

学上填补一些课程空白外，还与同仁

一起成立中央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

心。1989年 5月，我被调到进修部担任

副主任，直至 1993年退休。

我在中央党校工作了 16 年，工作

调动频繁，虽然有些辛苦，但我非常

快乐。党校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平

台，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既培养

了我，也使我能够为党的干部教育事

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如今退休也快

30 年了，我深深感到中央党校是我的

事业和安度晚年的最好归宿。

我的母亲彭儒，同我一样都曾经

是党校人。她对中央党校怀着深深的

眷恋，离休后常到我家住些时候，这

是她晚年最幸福的时光：这里有她在

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务长成

仿吾，有她在延安中央党校就认识的

吴亮平，南下之前在吉林省工作过的

老战友宋振庭、宫敏章夫妇……

母亲高兴地看到，眼前的中央党

校，不仅校园比瑞金和延安时期的中

央党校漂亮得多，更主要的是，在瑞

金和延安所形成的教学方针和办学的

优良作风没有丢，并且随着形势变化

继续发扬光大。她感到中央党校是一

块净土，是培养干部的熔炉，是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阵地。一到中央党

校，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

心里非常舒畅，一切都感到很亲切。

我与我的母亲对中央党校怀有共

同的情感和祝愿，就是希望她的事业

蒸蒸日上，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教育事

业发展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

任、教授）

金砂红色小镇位于福建省西南

的龙岩市永定区，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风景优美、红色资源丰富，近

年来成为人们追寻革命先辈足迹、

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

这里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张鼎丞的故里；这里是“土地革命

摇篮”——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遗

址所在地；这里被誉为“红军摇

篮”——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队伍

“溪南红军营”的诞生地；这里是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重要大站……

从永定高速公路出口，沿着山

峦耸翠、绿树成荫的山谷，在宽阔

的柏油路上驱车 4 公里，便到了金

砂红色小镇。

金砂红色小镇的核心区域便是

红军街。红军街呈曲尺形，前段

100 米左右，后段 300 米左右，街

旁两边灯杆都插着“溪南红军营”

军旗，灯杆上方为闪闪发光的五角

星。走进红军街便会使人感受到金

砂的革命历史，感受到金砂的美丽

蝶变，感受到金砂的红色传承。

红军街里，最让人感受至深、

备受教育的是张鼎丞同志故居。张

鼎丞是永定金砂西田村人，是闽西

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等职。在张鼎丞同志故居的遗址

上，没有房居建筑，只是矗立着一

个纪念亭和留存一段高不过 3 米、

宽不过 2 米被烟火熏黑的残墙，以

及一块碑文记载和一块说明牌。

1928 年 6 月底，张鼎丞策划并

指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建历

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

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农民武装暴

动——永定暴动。暴动成功后，国

民党反动派对张鼎丞恨之入骨，连

续 3 次派军队焚烧了张鼎丞家的房

子，烧得仅剩下如今人们看到的被

熏得发黑的一段残墙。在张鼎丞的

影响和带动下，他的母亲、父亲、

结发妻子、弟弟等多位亲人都参加

了革命，其中 6 位亲人在革命斗争

中英勇牺牲，尤其是他的时任永定

军事部长的弟弟，被敌人割下头颅

悬于城墙示众。新中国成立后，家

乡人民多次写信给张鼎丞，要求在

他家的房子废墟上重建故居，他都

没同意。他在给家乡人民的回信中

答复道：需要作为纪念的话，现在

这样子，立一个说明牌，说明原来

的样子和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

的，就很能起到纪念的作用。

一段残墙，也是一段“初心

墙”“民心墙”“廉洁墙”，一座让

人景仰的丰碑！

红军街、张鼎丞同志故居遗

址、永定暴动遗址、中央红色交通

线纪念馆、永定大站——古木督的

“永昌楼”等构成了红色旧址群，

到处是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

永定暴动遗址——金谷寺位于

金砂镇的西湖寨。走进具有 760 多

年历史的金谷寺，寺院屋后高高竖

立着“土地革命摇篮”6 个熠熠生

辉的红色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发

生过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在金谷

寺的右边入口处，立着一块“永定

暴动遗址——金谷寺”的石碑，道

出了此处的历史事件；旁边的“永

远跟党走”的群雕，再现了 90 多

年前永定暴动场景；右边的广场摆

放着退役的一辆坦克和一门榴弹

炮，彰显了这里也是国防教育的重

要基地。

1928 年 6 月 29 日凌晨，张鼎

丞等人在这里策划并指挥了震撼八

闽的永定暴动，次日 4000 多永定

农民抬着土炮，持着步枪、鸟铳，

举着长矛、大刀等围攻永定县城 3

天，后因久攻不下，为保存革命实

力，暴动队伍撤回金谷寺，挑选了

200 多名骨干，组建了以张鼎丞为

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的福建省第

一支红军队伍溪南红军营（永定苏

维埃时期金砂片称溪南区），拉开

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序幕。同

年 8 月，在金谷寺召开了溪南区工

农兵代表大会，组建了福建省第一

个区级红色政权——溪南区苏维埃

政府，颁布了 《溪南区土地法》，

成立了秘书处、财政处、审判处、

土地处等 7 个机构。永定暴动的成

功，溪南红军营的组建，溪南区苏

维埃政府的成立，为闽西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和中国土地革命的开展，

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红色小镇右侧的永定区委党

校内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

里，可以看到在 1930 年冬至 1934

年 10 月间，从上海至瑞金这条长

达 3000 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革

命历史图文；在古木督自然村“永

昌楼”红色展馆里，可以看到永定

大站 3 年时间向赣南中央苏区运送

6000 多 担 重 要 物 资 ， 护 送 周 恩

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

转移到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

在红色小镇左侧的金砂溪河滨

木栈道一带，可以瞻仰中国十大少

年英雄长廊，其中有张锦辉纪念

园。张锦辉是永定金砂人，被群众

称为“红色小歌仙”。 1930 年 5

月，她在宣传革命时不幸被捕，受

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反动

派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仅 15 岁

的宝贵生命，1984 年被团中央列

入“中国十大少年英雄”。

金砂溪水唱英豪，红色小镇传

基因。金砂红色小镇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地干部

培训、学校师生研学、八方游客参

观等纷至沓来……

90 多年前，这里红军旗处处

飞舞；90 多年后，这里红旗遍地

飘扬。今天的红色小镇向人们讲

述着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发挥着红色教育功能，鼓舞着前来

参观学习的人们继承先辈遗志、传

承红色基因，建功新时代、奋进

新征程……

（作者单位：福建省龙岩市委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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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春光里，驱车回家乡。

年年花相似，岁岁意不同。路畔

的田野里，麦苗初长，大豆成簇，绿

意葱茏。山隘口、沟壑间、山路边，

车窗外不时掠过几棵槐树，绿叶间衬

着白花。风儿缓缓，又是槐花飘香时。

父亲一生勤快，喜欢栽树。小时

候，房前屋后都是荒地。父亲用铁锨

开垦平整，周围扎上篱笆，栽了一排

刺槐。刺槐属蝶形花科落叶乔木，贫

瘠的土壤也生长旺盛。槐叶和槐花可

食，还可清热解毒。 相传，七仙女思

凡 下 界 ， 与 董 永 桥 边 相 遇 ， 一 见 倾

心 ， 互 生 爱 慕 ， 指 槐 为 媒 ， 喜 结 连

理，情定一生，槐树成了他俩牵线搭

桥的月老，村里人都熟知这个故事，

也都喜欢种槐树。

“柳花尘里暗，槐色露中光。”几

年后，那排刺槐长得根深叶茂，郁郁

葱 葱 。 每 到 四 五 月 间 ， 刺 槐 叶 子 葱

绿，槐花满树绽开，鲜嫩饱满，香气

飘溢。这个阶段，槐花成了兄弟姊妹

们的牵念。初夏傍晚，仰望着槐花，

满 心 喜 悦 ， 唇 齿 生 香 ， 充 满 美 妙 的

故事。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饥

馑的年代，缺衣少食，槐花是难得的

食物。槐树高大刺多，只能用铁钩钩

住 树 枝 掰 倒 下 来 ， 摘 下 枝 条 上 的 花

瓣。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很快就吃

饱了。剩下的槐花用水洗净，里边放

点 盐 巴 ， 掺 杂 些 玉 米 粉 搅 拌 成 菜 团

子，煮上一大锅，一人捞一碗，就是

当天的主食。

夏秋时节，天气炎热，槐树下绿

荫浓浓。妈妈提来小方桌放在树下，

让我写作业。“好好念书，将来才有出

息。”妈妈坐在旁边缝补着衣服自言自

语，眼睛里露出慈爱而期盼的光芒。

温和的父亲坐在树梗上抽烟喝茶，小

黄狗安静地躺卧在他的脚边。

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是我曾经上

的小学。小学操场边也长着一排高大

粗壮的刺槐。槐花盛开时，芳香飘满

校园。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

常 围 在 树 荫 下 玩 耍 ， 觊 觎 着 它 的 甜

美。槐花越开越旺。终于盼来了老师

布 置 的 劳 动 课 任 务 ： 让 孩 子 们 摘 槐

花。“呼童采槐花，落英满空庭。”男

孩子用铁钩钩枝条，女孩子摘槐花，

大家边摘边吃，肚子吃得饱饱的，开

心极啦。

春夏年年，槐花飘香。小学毕业

后，我就离开了家乡，到更远的地方

去上学了。父母耕耘着土地，那些槐

树静静地生长着。

“葱葱前人树，恩泽荫子孙。”如

今回到故乡，站在槐树下，无限感喟

时光流逝。40 多年如白驹过隙，一闪

即 过 。 十 年 前 ， 憨 厚 勤 劳 的 父 亲 走

了；四年前，缝补衣服的妈妈也驾鹤

西去。那个曾在树下歪歪扭扭写作业

的小男孩已是中年。家乡也像外面的

世界一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小学

校舍变成一幢三层楼房，红瓦白墙，

掩映在绿树中，透露出现代农村的蓬

勃生机。

槐花在风中摇曳。折几枝新鲜的

槐花，白白嫩嫩、甜甜香香。那朴素

纯洁的颜色和自然的甜香，夹带着几

缕温馨的春风迎面拂来，提醒我不是

在 梦 中 ， 而 是 真 实 地 站 在 家 乡 的 土

地上。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摘

一串将开未开的花骨朵儿，捋下一把

塞进嘴里，一股清凉、一丝甘甜，几

分馨香。生活不能没有槐花，采摘些

许，不仅仅为了品尝，而是为了家乡

的味道，为了那份久违的牵绊……

一 路 返 回 ， 月 色 柔 美 ， 青 山 依

旧，槐花香浓。

□□ 俞海云俞海云

金砂红色小镇金砂红色小镇

又 见 槐 花 飘 香又 见 槐 花 飘 香

我 和 母 亲 与 中 央 党 校 的 情 缘我 和 母 亲 与 中 央 党 校 的 情 缘
□□ 陈瑞生陈瑞生


